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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晋京

清代官场
送礼规则

““其霞其霞””合力合力
共筑绿水青山共筑绿水青山

□ 本报记者 周欣艳 刁军杰

芒 种 前 后 ，田 地 里 肥
肥 的 麦 穗 逐 渐 饱 胀 起 来 ，
宛 若 分 娩 前 的 孕 妇 ，充 实
而 丰 盈 。 放 眼 望 去 ，那 连
成一片的金黄给整个大地
涂上了一层富庶与华贵。

在 我 的 童 年 记 忆 里 ，
麦收就是一场战役。为了
赶在天黑前把大田里的麦
子 收 割 下 来 并 拉 到 农 场
里 ，全 家 人 常 常 要 起 个 大
早 。 那 时 候 ，父 亲 和 母 亲
拉 着 架 子 车 ，带 着 捆 麦 子
的绳子，扛着杈子，我则紧
跟 在 后 面 ，手 里 拿 着 事 先
准 备 好 的 加 班 饭 几 个 馒
头、一包咸菜、几个咸鸡蛋
和一壶开水。

割 麦 ，就 像 割 草 。 把
镰 刀 磨 得 快 快 地 ，向 麦 子
根 部 猛 砍 ，麦 子 便 轰 然 倒
下。割麦子时通常三个人
一 垅 ，割 得 快 的 在 前 面 打
头，先割一把分成两股，把
两 头 儿 一 拧 ，然 后 左 手 拢
麦 ，右 手 挥 镰 ，唰 唰 唰 ，一
会 儿 就 割 出 去 老 远 。 接
着，第二个人开始跟着割，
最 后 一 个 人 负 责 捆 麦 子 。
老 人 和 孩 子 们 ，则 跟 在 后
面忙着打捆、捡麦穗，争取
做到颗粒归仓。

我 不 甘 心 做 那 些“ 零
活”，也想学着大人那样割
麦子。母亲一边示范，一边
向我讲解动作要领：“右手
拿好镰刀，左手反手腕抓住
小 麦 ，一 刀 一 刀 地 割 。”起
初，我的双手和脚步配合不
协调，显得有点手忙脚乱，
不仅速度慢，麦子也撒了一
大半。母亲站在旁边，表情
显得很紧张，再三提醒，别
让镰刀割到小腿。

割过的麦子要码放整
齐 ，等 到 下 午 天 气 稍 微 凉

快一点，地面有潮气时，就
要把麦子捆起来。捆麦子
也 是 个 技 术 活 ，须 从 成 堆
的麦子下面抽出一把有些
软 的 麦 子 ，平 均 地 分 成 两
组 ，把 麦 穗 下 面 的 部 分 用
力 地 拧 在 一 起 ，搁 在 散 放
的 麦 子 中 间 ，然 后 将 其 拦
腰捆起来。捆麦子也是需
要 力 气 的 ，如 果 捆 得 太 松
了 很 容 易 散 架 。 接 下 来 ，
就要把成捆的麦子用架子
车拉到打麦场里去了。装
车 也 不 容 易 ，刚 开 始 的 两
层 比 较 好 装 ，只 要 把 麦 捆
挨紧了放就可以。到了第
三 层 时 ，父 亲 便 会 用 两 头
箍上铁尖的扦担往麦捆中
间 一 扎 ，挑 起 来 往 平 板 车
上扔。母亲则站在平板车
上 ，把 扔 上 来 的 麦 捆 摆 放
整齐。麦子一层层码上去
后，就要咬好茬口，咬不好
茬口路上遇上个坑洼或斜
坡很容易翻车。在我们的
共 同 努 力 下 ，一 车 麦 子 很
快就装好了。许许多多拉
麦的架子车和拖拉机从四
面 八 方 涌 向 麦 场 ，尘 土 飞
扬 ，人 声 鼎 沸 。 打 麦 场 里
人 们 的 叫 嚷 和 欢 笑 ，使 麦
场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夜 里 ，银 色 的 月 光 铺
满 麦 场 ，大 人 们 在 场 上 打
麦 子 ，我 们 几 个 小 伙 伴 则
爬 上 高 高 的 麦 垛 ，伸 出 手
指 ，极 认 真 地 数 着 天 上 的
星 星 。 那 时 候 ，空 气 中 总
会 弥 漫 着 一 股 香 甜 的 味
道 ，这 是 农 人 盼 望 已 久 的
麦 香 ，是 实 实 在 在 沁 人 心
脾的麦香。

麦 黄 的 季 节 来 了 又
去，去了又来，岁月如流水
般 一 天 天 滑 过 ，可 麦 收 的
记忆在我心底永远也挥之
不去。

井陉县冶里村的贾文其和贾
海霞，是两位残疾农民。一个双臂
截肢，一个双目失明，他们互为手
眼，用一把利斧，一把铁杆，经过
14 年 的 艰 辛 付 出 ，硬 是 把 昔 日 的
荒滩变成了一片绿色。

6 月 8 日一大早，记者来到这
个小山村，和这两位种树名人一起
度过了有意义的一天。

贾文其的家就住在冶里村北
口,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刚
踏进小院的大门，还没等记者说明
来意，贾文其就热情地从屋里走了
出来，一边用头掀开门帘一边热情
地说道：“快请进来吧！你们是哪
个媒体的啊？”说着贾文其热情地
把记者请进了屋里。看上去贾文
其 大 约 1 米 8 左 右 ，五 十 多 岁 ，站
在 那 里 除 了 两 臂 空 空 外 ，是 个 硬
朗、乐观的汉子。

贾文其领着记者参观了他整
洁的小家，他说：这个家是去年 7
月 份 刚 搬 下 来 的 ，西 面 是 两 间 窑
洞，冬暖夏凉，北面是一间平房，
待客用的。接着，贾文其和记者聊
起了他 3 岁时因触电失去双臂后，
生活上从不依靠亲人，自立自强的
事情。他在讲述这些事情时，就像
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脸上一直带
着笑容。

贾 文 其 字 写 得 很 好 ，尤 其 是
毛 笔 字 写 的 更 好 。 当 然 ，他 是 用
脚 写 的 ，这 也 是 他 最 值 得 骄 傲 的
事情。他一边说着一边熟练地用
脚 打 开 抽 屉 ，拿 出 一 大 堆 照 片 向
记者展示起他当年在残疾人艺术
团的工作经历。“当年我跟着艺术
团 几 乎 走 遍 了 全 国 各 地 ，应 该 比
你们去的地方还要多呢。”提起当
年 在 艺 术 团 演 出 的 事 情 ，贾 文 其
一 脸 的 自 豪 。 他 说 除 了 写 字 ，还
学会了主持、唱歌等，不过，拿过
奖项的是象棋和游泳。当记者惊
讶 地 问 ：没 有 双 臂 你 怎 么 游 泳 ？
贾 文 其 笑 了“ 不 信 一 会 儿 就 到 河
里去游。”

中午，记者和贾文其在村里小
吃店 吃 了 午 饭 后 ，贾 文 其 坚 持 要
到 河 里 去 游 泳 ，向 记 者 展 示 他 的
游泳技术。贾文其到家中换了衣
服后，和记者一块来到河边，还没
等记者准备好就“扑通”一声跳进
了 河 里 ，自 由 地 游 了 起 来 。 不 一
会 儿 工 夫 ，贾 文 其 就 用 脚 捞 起 四
五个河蚌扔上了岸边。从河里出
来，贾文其笑着说：“怎么样，我没
吹牛吧！”

贾文其从小就锻炼的能用双
脚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写字
……而且性格非常开朗，不管是回
忆当年，还是讲到现在，都能将事
情分析得头头是道。

中午 2 时左右，在贾文其的带
领下，沿着村里崎岖的小路，记者
来 到 第 二 个 主 人 公 贾 海 霞 的 家 。
一进家门，得知贾海霞正在午休，
为了不打扰其休息，记者在门口等
了一个多小时。贾海霞醒来后，得
知记者在门口等候时，责怪老伴没
有早点叫醒他。

贾海霞虽然眼睛看不见了，但

他每天都会准时收听新闻，针对时
下 的 一 些 热 点 他 都 记 得 清 清 楚
楚。他向记者说道：“我原来的小
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由于从小左
眼就有疾病视力不好，但右眼看的
很 清 楚 ，什 么 农 活 都 能 干 。 就 在
2000 年 10 月 份 的 时 候 ，在 附 近 的
采石场打工时，右眼也被炸坏了。
当 时 ，一 家 老 小 都 要 靠 我 挣 钱 糊
口，双眼什么也看不见了，感觉像
天塌了一样。”

那时候，贾海霞和贾文其还住
邻居，贾文其怕他想不开，天天过
来开导他。“你看我，没有手，不也
活 了 几 十 年 。 咱 命 怂 人 不 能 怂
啊！”贾文其一句话点醒了消沉的
贾海霞。当时想到自己还有幼小
的孩子，为了这个家，更应该坚强
地活下去。在贾文其的鼓励下，贾
海霞慢慢地从失落和沮丧中走了
出来。

贾海霞说,贾文其在村里林业
队当过护林员, 懂怎么种树,便提
议去河滩种树，想靠种树来致富。
在征得村委会的支持下，俩人一拍
即合，相互扶持，互为手眼的艰难
植树故事拉开了帷幕。

2001 年刚开春，贾海霞和贾文
其就承包了村里 50 多亩河滩地，
决定在这里植树造林。贾海霞说：
当初，我俩穷的“叮当响”花钱买
树苗根本就不可能。为了解决树
苗问题，贾文其想到了从大树上砍
树枝来扦插的办法。

后来，贾文其带着贾海霞每天
都会天不亮就出发，到几里地外，
邻村的树上砍柳树枝，树苗的问题
解决了。之后，开始清理河滩上的
石块，平整部分地块。就这样通过
半年的辛苦付出，终于把 800 棵树
枝 当 作 树 苗 全 部 载 到 河 滩 上 了 。
贾海霞笑着说：“那时候干活累了
就会坐在河滩上想 10 年以后植树
给带来的好处，如果一棵树卖 100
元 800 棵树就是 8 万元，每算一次，
我俩都能乐上好几天。”

“ 种 上 这 800 棵 树 后 ，我 俩 每
天过去除草、浇水、驱赶羊群……
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呵护，就成活了
两棵。我眼睛看不见，就听到贾文
其嚷嚷，哎呀这棵树苗死了，那棵
也死了，还有这棵……当时，我不
信，就一棵一棵摸着往前走，干枯
了一棵、五棵、十棵、百棵……也因
此成了村里人的笑柄。”贾海
霞回忆着。

但 倔 强 的 贾 文 其 不 怕 别
人嘲笑，他还不住地给贾海霞
打 气 ：“ 总 没 有 全 军 覆 没 吧 ！
不 是 成 活 了 两 棵 吗 。 只 要 有
活的，就证明还是能种。”在贾
文其的鼓励下，贾海霞又开始
有了信心，哥俩这一干就是十
几年！

有了一次的失败经验后，
老 哥 俩 改 变 了 植 树 方 法 。 自
己挖沟渠将河水引到河滩上，
有水“喝”了，树苗的成活率就
大 大 提 高 了 。 再 扦 插 下 的 树
枝，很快就冒出了新芽。

“ 文 其 看 到 以 后 跟 我 说 ，
‘哎呀，海霞这棵树活了，那棵
也活了。’又过了几年，我们已

经可以从自己种的树上砍树枝来
扦插了，再也不用去砍别人家的树
枝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贾海
霞脸上仍难掩激动。

14 年 的 艰 苦 付 出 ，哥 俩 种 活
了十棵、百棵、千棵大树……50 多
亩荒滩在老哥俩手中褪去了原先
的荒芜景象，变成了一片绿洲。

也正因为这片绿，感动了无数
人，引来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
众多国内以及国际媒体都先后报
道哥俩的事迹。同时，哥俩还被评
选上了“2014 年度感动河北十大人
物”，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爱心人
士也纷纷向老哥俩提供各种形式
的帮扶。

这老哥俩和树有太深的感情，
每天一早一晚都要去河滩转一圈，
修剪一下冒出的枝丫。傍晚左右，
记者跟随着哥俩前往河滩。贾文
其背起篓子，里面放上镰刀、锤子
等工具，贾海霞则扛起铁锹拽着他
的 衣 袖 ，跟 在 后 面 。 哥 俩 说 说 笑
笑，过田埂，跨沟渠，过独木桥……
配合的一切是那么自然合拍。

到河边，贾文其先把工具送过
河去，再回来背贾海霞过河。到了
河 滩 上 ，贾 文 其 围 着 几 棵 树 转 了
转，指着一棵大树说：今儿就修这
棵吧。贾海霞接过镰刀，借助贾文
其的肩膀，熟练地爬到树上。“往
左 一 点 ，再 往 上 一 点 ，好 了 ，砍
吧。”在贾文其的指挥下，贾海峡
能熟练精准地砍下多余的树枝。

太阳快要落山了，老哥俩在回
去的路上深情地向记者说道：“当
时种树就是为了贴补家用，没想到
同时植树绿化了环境、净化空气。
今后还要多种树，给大自然增添绿
色，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关爱。”

当 记 者 问 他 俩 有 什 么 愿 望
时 ，贾 海 霞 抢 着 说 ：“ 两 个 愿 望 。
一 是 希 望 贾 文 其 家 里 通 上 自 来
水。因为他现在的家是去年新搬
过来的，生活用水一直没接上，每
天我都去帮着他一块挑水。二是
希望他有机会能成个家。贾文其
比 我 苦 ，比 我 不 容 易 多 了 。 我 俩
每天一起干活，我回到家后，有热
水 ，有 热 饭 。 而 他 呢 ？ 每 次 回 到
家后都是一个人，不但要做饭，还
要收拾卫生。我想通过媒体给他
介 绍 一 位 老 伴 ，来 陪 他 度 过 后 半
生。”

在回家的小路上，哥俩的身影
也被即将下山的太阳拉的很长很
长，更像是一排排的树木相连，一
直蔓延伸向远方……

大 清 的 官 场 是 极 富
“人情味”的，身处其中的
每位大人，都有多得应酬
不 过 来 的“ 师 长 ”、朋 友 。
对平头百姓而言，他乡逢
故知，乃人生一大快事，然
而，对清代的官大人们来
说，每遇逢年过节或是“跑
部进京”，走访一番师长朋
友，恐怕是苦不堪言，郁闷
不已的差使，虽然脸上一
定要强颜欢笑，肚里却满
腹苦水又无处倾泻。

外地官员进京做什
么？

外官(地方官)的荣辱
浮沉，都掌握在京官手里，
因此，外官不得不跟京官
搞好关系。外官在京城的
交往圈，主要由三种关系
构 成 ：第 一 是“ 座 师 ”，也
就是在考秀才、举人、进士
时录取自己的考官。乾隆
之后科举考试的考官一律
由翰林出身的京官出任，
因此，对科甲出身的外官
来说，恩师多年为官可能
已经位居要津了，所以师
生关系是官场提拔、推荐
的 指 望 。 第 二 种 关 系 是

“同年”或同乡。同乡不需
特别解释，“同年”是指那
些考取秀才、举人、进士时
名字跟自己写在同一张榜
上的人，意思就是跟自己
在同一年同一科获“举”的
哥 们 。 每 科 新 录 取 的 举
人，都要一起暴撮一顿“鹿
鸣宴”，而新登第的进士，
则享受“琼林宴”，这可都
是财政公款掏钱请客的，
大家一起吃了这顿饭，就
算是一辈子的哥们了，“同
年”是官场上最“铁”的关
系，科甲出身的官员，一般
都有几百个“同年”。第三
种关系，是外官所任职省
份的京官，清代地方官不
许 在 籍 贯 所 在 的 本 省 任
职 ，只 许 到 外 省 为 官 ，所
以，那些从自己任职省份
出来的京官也得打点好，
他们通过官场上同乡、同

年关系对家乡的影响力不
容忽视。

外官进京述职或京官
外放为地方官，都要给交
往圈送一遍礼，送礼的名
目繁多，仅常规项目就有
冰敬、炭敬、别敬、团拜等。

“冰敬”意思是孝敬夏
天买冰消暑的钱，“炭敬”意
思是冬天烧炭的取暖费，

“别敬”是离别京城时的“分
手 礼 ”，此 外 ，逢 春 节 、端
午、中秋节等也同样需要对
上级领导的各种敬。

京官为何要收礼？
显见的直接原因是官

员的正式俸禄甚低。清代
最高级别官员——正一品
的内阁大学士，俸禄为春
秋两季发放，每季俸银 180
两。全年平均，相当于月
薪 30 两 ，折 合 人 民 币
6000－8000 元的样子。递
减至七品翰林院编修，每
季 只 有 45 两 。 六 部 的 主
事则更低。如此低的正俸
应付日常生活开销都捉襟
见肘，更遑论官场上的应
酬了，不收礼如何生存？

外官的银子从何而
来？

外 官 的 法 定 收 入 ，除
正俸外另有养廉银。东部
和中部地区省份的总督、
巡抚这样的“省级领导干
部”为每年一万至两万两，

“ 西 部 地 区 ”为 两 万 数 千
两 ，1907 新 设 的 东 三 省 总
督、巡抚则有三万两。布
政 使 ( 约 相 当 于 常 务 副 省
长)、按 察 使 ( 约 相 当 于 省
政法委书记)为一万两，知
府三千两，县令一千二百
两。

于 是 ，清 代 的 官 场 生
态图景，就呈现出这样一
副画面：朝廷只发给京官
少 得 甚 至 无 法 为 生 的 俸
禄，于是京官不得不倚仗
权势向外官索贿，外官担
负为国收税之职，但收上
来的钱却只有一小部分是
上交国库的，大部分是用
来给京官行贿的。

□ 韦良秀

麦收的记忆

老哥俩一前一后向河滩走去老哥俩一前一后向河滩走去。。

贾海霞借助贾文其的肩膀爬贾海霞借助贾文其的肩膀爬
上大树上大树。。

贾文其背着贾海霞趟过冶河贾文其背着贾海霞趟过冶河。。

失去双臂的贾文其
多才多艺

老哥俩携手植树14年
荒滩变绿洲

贾海霞双目失明
贾文其帮其走出“黑暗”

其霞合力
演绎手足情深

哥俩在河滩上稍作休息哥俩在河滩上稍作休息。。

贾文其展示游泳技术贾文其展示游泳技术。。


